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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应对秦巴山脉区域乡村人居空间布局分散且与自然保护地矛盾突出、乡村人口外流、产业经济羸弱以及环境特色品

质缺失等现实问题，本文基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构建思路，对秦巴山脉区域乡村振兴发展的战略与模式

进行了思考和研究，提出了符合地域特征、协调保护与发展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和村庄差异化发展模式，并通过乡村人居空

间整理、乡村绿色产业发展、乡村特色风貌营建以及乡村服务体系完善等具体措施，积极探索具有秦巴地区适宜性的乡村振

兴发展战略。研究表明，通过有效协调乡村与自然保护地的发展关系，可以开创秦巴山脉区域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乡村振

兴协调可持续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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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solve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Qinba Mountain Area including the scattered spatial dis-
tribu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ts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with the nature reserves, the outflow of rural population, the weak industrial 
economy, and the loss of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idea of constructing a reserved natural area system centering on 
national park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modes are proposed, which accord with 
regional features and coordinate protection with development. A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suitable for the Qinba Mountain Area is 
also actively explored through specific measures, including adjustment of rural residential space, development of rural green industry, 
construction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landscape, and improvement of rural service system. 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 that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cultural heritag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 be realized in the Qinba Mountain 
Area by effectively coordinating the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s and nature re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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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秦巴山脉区域是长江上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

障，拥有极为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有“国家绿肺”

之称，兼有东西南北地域复杂的生态环境特征 [1]，
国土面积为 3.086×105 km2，自然保护地面积将约

占到 40%。该区域内总人口为 6164 万人，常住人

口为 4021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32.75%，有
31 520 个行政村，乡村人口为 2704 万人，其中贫

困人口为 712 万人。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进

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置于国家

深化改革的重要地位，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

举措，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作

为国家重要的生态主体功能区，秦巴山脉区域是我

国探索和实践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的典型区域。目

前已初步构建形成了以大熊猫、神农架两大国家公

园为主体，众多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自然公

园组合而成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然而，复杂的地理

环境使得区域出现空间联系薄弱、土地资源稀缺及

生态系统脆弱等典型地域特征，也使得区域呈现产

业发展受限、管理模式混乱及设施配套落后的发展

现状，大部分乡村经济发展滞后，形成了中国最大

的连片贫困区 [2]，如何在生态保护前提下实现乡

村脱贫致富成为这一地区的焦点问题。

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国

土空间规划目标不仅仅是平衡各领域之间的空间需

求，更是要调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同时，

党的“十九大”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

从产业、生态、文化、治理、人才等多角度指导

乡村现代化建设有序推进。但目前绿色发展目标

下的乡村振兴理论研究还比较缺乏，相关成果对

乡村振兴的实操性策略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 [3]。
本文试图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为指导，通过辨析

秦巴山脉区域乡村振兴发展与其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保护与发展之间的法定关

系与适宜边界，以明确基于自然保护地体系下的

秦巴山脉区域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路径与模式，从

理论和实践角度提出助推地区生态保护与乡村振

兴协调发展的具体策略，对我国山地区域乡村发展

提供实践经验和科学指导。

二、自然保护地体系建构

秦巴山脉区域自然资源类型众多，有 1 处世界

自然遗产、2 个国家公园、40 个国家自然保护区、

61 个国家森林公园、12 个国家地质公园、11 个国

家湿地公园和 13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本研究以

促进自然保护事业，充分保障和加强其保护强度、

保护面积、保护性质等事关保护成效的基本属性为

目的，在秦巴山脉区域建立和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研究首先完善了秦巴山脉区

域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标准，将其分为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公园四大类型；其

次，基于指示物种适宜生态环境的廊道分析与构建，

提出新增秦岭及伏牛山国家公园，并对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和自然公园分别补充新增，从而进一步

完善了廊道区域的空间连接性。通过对自然保护地

体系的整合与完善，形成了新的秦巴山脉区域自然

保护地空间分布关系。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新的保护

地体系，通过对秦巴山脉区域乡村发展现状及其与

自然保护地体系间发展关系的辨析，从而实现秦巴

山脉区域乡村的振兴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建

设的首要任务。

三、现状特征及问题剖析

（一）村庄现状格局特征

秦巴山脉地域广，区域资源分配不均，同时自

然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地域差异，乡

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和建设模式差异巨大。从村

庄的点位分布来看，秦岭北麓、汉中盆地、安康盆

地为主要的村庄聚集区，川北、渝北、豫东、鄂东

丘陵地区的村庄聚集程度也相对较高，另外甘肃陇

南山区、河南伏牛山以及巴山北麓等山地区域村庄

的密度总体也较高，其他地区则呈现少集中、多分

散的格局（见图 1）。
通过对县域尺度的村庄密度统计进行分析，得

出各区县村庄密度平均值为 0.18 个 /km2，密度

在 0.08~0.2 个 /km2 的区县数量最多，达到 65 个，

占总数的 54.64%；密度小于 0.08 和大于 0.3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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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分别为 16 个和 13 个，占总数的 13.44% 和

10.92%，县域尺度村庄集聚程度不高。

为进一步明晰秦巴山脉地域各村庄点对其周

边地理位置的影响强度和离散程度，研究其密度

变化图层的连续性和“波峰”“波谷”间强化空

间的分布模式 [4]。基于 ArcGIS 平台对村庄布

点进行核密度分析，发现秦巴山脉区域的村庄分

布具有明显的大分散、小集中的不均衡特征。从 
图 2 来看，核密度较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秦岭北

麓、大巴山南麓、徽成盆地、汉中盆地、安康盆

地以及秦巴山脉区域东缘的河南、湖北地区，核

密度大多高于 1800；核密度较小的区县主要为太

白县、宁陕县、佛坪县、卓尼县、迭部县及神农

架林区，核密度大多小于 500。

（二）村庄发展问题

1. 村庄布局分散，空间分布与自然保护地矛盾

突出

秦巴山脉沟壑纵横的地理地形条件使得该区域

村庄集中分布于潜山盆地地区，城区周边密集、向

外渐疏，总体呈大分散、小集中分布。相关研究发

现，陇南地区各县聚落类型也普遍以独院和小型聚

落为主，大、中型聚落在各县有分布，但数量较

少 [5]。小规模、分散化的村庄分布不仅造成土地

集约化利用度低，也增加了基础设施配置的难度。

尽管秦巴山脉区域具有越深入高海拔山区村庄

密度越小，地形越平坦则村庄密度越大的基本特征，

但在部分高海拔山区尤其是各类自然保护地范围内

及周边区域还分布着大量村庄，甚至在生态敏感度

较高的国家公园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部分区域内

村庄密度高于其他区域（见图 3）。而从乡村自身的

经济水平而言，由于地处偏远、土地贫瘠、生态敏

感、交通阻隔等原因，该区域乡村普遍存在经济贫

困、文化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一方面，自然保护

地体系的建立，对乡村传统生计造成了影响，改变

了乡村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乡村粗放

的生产建设方式以及大量的人为活动存在破坏野生

动物栖息地、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可能，对生态环境

构成严重威胁，使得人地矛盾突显。

2. 乡村人口收缩，土地及设施空废闲置，村庄

空心化问题突出

秦巴山脉大部分区域属于山区，其空心化率为

各类型区域的最高值 [6]，稀缺的土地资源和羸弱

的乡村经济造成的广泛贫困问题迫使大量劳动力

外出务工以维持生计，而留守人员多数缺乏劳动

能力，随之而来的就是房屋废弃、村庄空废化问

题日益显著。例如大巴山区，共有 1700 个行政村，

其中农村常住人口仅占农村总人口的 46. 77%，农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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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秦巴山脉区域村庄点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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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口空心化严重 [7]。对于秦巴地区而言，经济

落后本是造成劳动力外迁的内驱力，人口流失造

成的村庄空心化又进一步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

从而陷入乡村劳动力缺失与发展建设需求失衡的

恶性循环。

3. 产业发展受限，脱贫致富步履维艰

秦巴山脉区域受地理、生态等多重因素影响制

约，现有传统农林产业主要以家庭分散经营为主，

规模小且缺乏带动效应；区域交通不畅、技术信息

闭塞、资源消耗严重及生态压力巨大等，导致第二

产业贡献率较低且可持续竞争力不高。2015 年末，

秦巴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 12.8% [8]。
2018 年，秦巴山脉区域的陕南地区贫困人口占到

陕西全省 50% 以上，深度贫困村占到全省的 90%

图例

0~500
500~1000

W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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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800
180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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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8907

图 2  秦巴山脉区域村庄核密度分析图

图 3  秦巴山脉区域村庄与自然保护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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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将秦巴山脉区域村庄与贫困县分布格局进行

叠置，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村庄处于贫困状态，如

陇南山区及四川、重庆北部地区（见图 4），全区域

处于国家重点贫困县的村庄占比为 62.5%，乡村层

面的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

4. 人类活动干扰大、乡村建设风貌杂乱，生态

环境与景观品质日益下降

秦巴山脉区域旅游资源丰富、自然风光秀美，

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可以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

区域内的各类风景名胜区、自然公园可以作为重要

的旅游载体。从现实来看，秦巴山脉地区乡村在建

设过程中的生态保育意识还较为薄弱，垃圾乱倒、

污水乱排现象普遍，人为活动过度，环境资源超载，

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系统完整性构成威胁。此

外，不少地区存在乡村环境风貌杂乱，建筑体量

庞大、色彩突兀等问题，与周边尤其是各类自然

保护区内环境风貌协调的要求差距较大，对旅游

产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四、自然保护地体系与乡村发展关系辨析

面对多年来秦巴山脉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生

态环境保护间日益凸显的矛盾，正确辨析秦巴山

脉区域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保护要求与乡村空间、

产业、风貌、治理等多方面发展的关系是落实生

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构建区域协

调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

《意见》中科学划定了自然保护地类型，并对

各类型定义进行了阐述。基于此，秦巴山脉区域自

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使得自然资源与传统乡村发展

的供需关系发生变化，但各类自然保护地在功能定

位、保护要求、管理机制及相关保障措施等方面都

存在一定的差异，进而形成不同的管控分区，而各

分区在生态管控要求及与乡村生产生活经营活动、

方式、建设要求等方面客观存在着相斥、融合及共

生的发展关系。

国家公园是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

系统为主要目的，也是其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

特、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保护范围大，生态

过程完整，具有最高的生态保护等级及要求。本研

究将其空间范围划分为核心保护区、生态保育区、

游憩展示区及传统利用区。

自然保护区内具有保护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

意义的自然遗迹的区域，承载了一定的向国家公园

等级过渡和实验性的功能，保护要求相对国家公园

较宽松。研究将其空间范围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

及实验区。 

村庄空间点位

图例

国家重点贫困县

非重点贫困县
非贫困县

S

N

EW

图 4  秦巴山脉区域村庄与贫困县分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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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区及自然公园内具有保护重要的自然

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部分人文遗迹的

区域，具有生态、观赏、文化、科学等价值。其生

态保护强度及要求相对前两者较低，研究将其空间

范围划分为核心区和开发区。 
基于对秦巴山脉区域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保

护、发展限制及资源供给等方面的保护要求，结合

乡村振兴战略中针对乡村地区空间发展、经济产业、

风貌环境、治理手段等的发展策略，将各类自然保

护地内不同分区的资源供应与其范围内乡村空间、

产业、风貌及治理等的发展需求关系进行可视化对

比分析（见表 1）。
由表 1 可看出，高品质、高价值和高丰富度的

自然资源、产业发展、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型也使

得自然保护地体系与乡村发展间存在着极大的共生

性和相互促进发展的可能性，从而达到自然保护地

体系与乡村振兴发展的共融，推进秦巴地区可持

续发展，以实现秦巴山脉生态环境保护与地区社

会扶贫双赢为发展目标，将整个秦巴山脉区域打

造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的

协同发展示范区。

五、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路径

基于对秦巴山脉区域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乡村发

展关系的辨析，针对乡村发展振兴建立 “保护为纲、

适度发展、资源挖掘、集约利用、管控结合、改革

创新”的基本原则，并形成四大战略路径。

（一）秦巴名山品牌塑造

打造秦巴山脉品牌价值体系，将秦巴山脉所蕴

含的生态和文化价值附加于整个产业链来实现“资

源—产品—商品”的升级，实现由于品质和市场认

可度提高所带来的单位产品的增值，从而在开发利

用面积基本不扩大的情况下提高乡村人均收入。在

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尽可能减少人类活动、积

极开展退耕还林还草、整治基础建设及风貌环境、

识别并构建潜在生态廊道，最大程度地缓解保护与

发展间的矛盾冲突。

为加速提升品牌影响力，筛选不同类型自然保

护地内的典型村庄，结合生态保护要求建立多样化

的村庄建设试点，通过问题—反馈—优化的实践

路径，以点带面，将理论与策略落实到实际发展

建设中。

（二）村庄差异发展引导

秦巴山脉区域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各类保护地

生态敏感程度、保护等级和功能定位的差异，会

对区域内乡村建设发展提出不同要求 [9]。要根据

生态敏感性和环境承载力的差异进行分类、分级

和分期的管控，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乡村发展模

式与策略。

（1）分类管控。根据不同保护地分区的要求分

类进行建设引导；核心区域乡村与保护相斥，应进

表 1  自然保护地资源供应与乡村振兴发展需求对比分析

各类保护地 类别 关系 乡村建设发展活动可能性

国家公园 核心保护区 相斥 移民搬迁，禁止乡村建设活动

生态保育区 融合（严格受限） 结合情况，维持现有建设范围不得扩大生产范围，移除污染及潜在污染活动，对公共
设施及基础设施配套、建筑风貌整治进行严格控制

游憩展示区 融合（旅游活动） 开展游憩观光、科研展示、生态体验等公益性旅游活动

传统利用区 共生（旅游及生产活动） 民俗特色文化旅游、生态游憩观光度假等，农业生产、旅游经营活动及资源利用活动（无
污染）

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 相斥 禁止人类进入（科考除外），移民搬迁

缓冲区 融合（严格受限） 结合情况，维持现有建设范围不得扩大生产范围，移除污染及潜在污染活动，对公共
设施及基础设施配套、建筑风貌整治进行严格控制；开展科考活动

实验区 共生（旅游及生产活动） 允许结合地域特色和自然资源进行一定程度开发建设及人类活动，但需要保证特殊物
种的低干扰环境（无污染）

风景名胜区 核心区 融合（特定旅游活动） 可进行生活服务、旅游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活动，生活环境改善提升
活动建设（风貌协调），严禁污染生产活动

开发区 共生（旅游及生产活动） 民俗特色文化旅游、生态游憩观光度假等，农业生产、旅游经营活动及资源利用活动（无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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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移民搬迁，其他区域根据乡村历史文化、发展潜

力、发展条件等情况采取搬迁、旅游、特色农业、

工艺品生产等不同产业发展方式。

（2）分级管控。按照乡村规模、建设及生产条

件，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进一步进行分级迁并和发

展引导。

（3）分期管控。根据难易程度和影响程度，阶

段性逐步分期实施。

（三）产业模式转换替代

秦巴山脉区域是国家生态型主体功能区中涉及

人口最多的区域，较高的人口密度与村庄分布的不

合理导致人地矛盾更为突出 [10]。面对秦巴山脉天

然的地理隔绝、交通不畅和土地资源欠缺等问题，

在生态保护的高标准要求之下，乡村产业模式的转

型替代势在必行。

1. 生产方式替代

转变发展思路，将“限制”转变为“提质”，

在品牌效应下，将原有自给自足的农产品转化为

品牌化的特色商品，替代原有的农业生产经营方

式，发展高附加值的中草药材及农副产品，同时

延伸产业链条，构筑以生态农林产业为基础，三

大产业融合协作的绿色型、循环化的农 – 林 – 畜 –

药 – 工 – 贸 – 服一体化产业集群（见图 5）。
2. 人与空间替代

按照乡村环境条件与特色，旅游发展潜力及自

身发展潜力，不同程度地进行人口迁移，同时也会

引起乡村土地结构和空间发展模式的改变 [11]，保

留原有居住空间发展高端休闲度假产品与旅游服务

设施，村民获得房屋与土地租赁费用及营业分红，

同时村民可参与到经营维护中来转变工作方式增加

收入。从本质上缓解生态保护的压力和对乡村发展

的限制，强化资源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和相互转化，

优化人地空间结构。

（四）空间设施整理重构

秦巴山脉区域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形成了规

范高效的管理体制，统一管理自然保护地、分级行

使自然保护地管理职责并实行差别化管控，以区域

视角对空间及设施的优化整理提出管控策略。

1. 集聚集中，极化带动

从城乡统筹的角度、对发展潜力弱、空心化严

重、分布散乱、发展条件差、安全性低的村落，以

及核心区和相关区域搬迁的村落在发展条件好的大

村落、周边集镇等进行极化发展，实现以大代小、

以强扶弱的联动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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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秦巴山区农林畜药循环经济模式图



103

中国工程科学 2020 年 第 22 卷 第 1 期

2. 设施优化，整合提升

为适应产业发展模式转换的需求，在乡村聚

落集聚发展的基础上，从设施种类、规模等方面

综合提升乡村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如乡村旅游设

施、乡村养老、安全设施等）。

六、村庄发展模式构建

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背

景下，实现秦巴山脉地区乡村发展绿色转型是其发

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面对的

难题。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充分考虑村庄所处地域

环境，挖掘产业开发潜力，构建多元化的绿色乡村

发展模式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方法。随着生态环

境保护体系的完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传统乡村空

间的均质性、单一性将被打破，呈现功能多元化、

空间主体复杂化的特征 [11,12]，发展模式的引导

应与其趋势相适应，因此，笔者认为根据村庄所处

地域生态敏感程度、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保护级别、

地形地貌、产业现状可以将秦巴山脉区域村庄划

分为异地发展、高生态、游憩发展、集约发展和

综合发展五种类型，将村庄发展模式与其空间属

性相匹配，制定差异化的空间管控，重点从空间、

产业、风貌和管理四个方面提出引导措施。本文就

发展模式从两个层面对各类村庄发展进行探讨，宏

观层面侧重于区域国土空间属性和聚落组合关系研

究，微观层面则聚焦于单体村庄及其周边地域的功

能优化和土地整理，并融合各类模式形成乡村聚落

体系的基本单元。

（一）异地发展型模式——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范围内村庄

异地发展型模式适宜于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该区域一般海拔较高，地形

起伏度较大，生态极为敏感，生态环境保护级别最

高，严禁该区域一切开发建设和人类活动。因此，

应限制村庄的传统型资源利用方式，人口全部迁出

至适宜发展地区，土地退耕，村落逐步消解。将处

于生态高敏感地区以及位于生态网络、廊道构建地

区的村庄向缓坡、平坝地区迁移（见图 6）。

（二）高生态型模式——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范

围适宜游憩发展地区的村庄

针对处于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范围适宜游憩

发展地区的村庄，可保留部分居住功能，但应限制

村庄的传统型资源利用方式，包括限制其农业及经

济林业发展。村庄聚落由具有一定公共服务职能的

中心村、少量自然村、小规模农田、经济林和生产

服务点组成，聚落间为成片生态林地和自然山体，

空间上鼓励分散的同时需强化村庄与自然保护区的

联系，必要的游览服务功能尽量与传统型聚落相结

合（见图 7）。
微观层面，在空间上，最大程度缩小原有居民

点，农田、经济林转化为生态林地，并在游览区内

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 土地退耕区；

居民点退出消解还林区； 区域性交通道路及河流

图 6  异地发展型乡村聚落体系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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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具有物种博览和园区管理功能的综合服务点

（见图 8）；在产业上，以政府为主导，形成以生态

物种维护、博览科普为主的服务产业，为留守居民

提供园区维护工作，并开发物种多样性保护的衍生

产业来代替传统的资源消耗型产业，构建保护型生

态产业体系；在风貌上，强调自然、质朴特征，建

筑体量、形式、色彩应与环境相协调，保证区域整

体景象的自然、优美；在管理上，建立以政府为主

导的保护型管理体系，加强刚性的生态约束。例如

陕西周至县老县城地处秦岭腹地的自然保护区的

试验区，被多个自然保护区环绕。其旅游发展导

向为：近期维持现状，提升设施配套和环境品质，

建设特色村庄；远期转型升级，整村搬迁，打造

田园牧歌式的深山隐逸度假旅游区与秦巴腹地的

“世外桃源”。

（三）游憩发展型模式——风景名胜区和自然公园

内或周边村庄

游憩发展型模式适宜于风景名胜区和自然公园

内或周边村庄。该区域生态价值和生态重要性较高，

其丰富的山水风光和物种资源使其成为重要的旅游

胜地。处于该区域内或周边村庄在功能构建上应尽

宅基地；

区域性交通道路及河流； 公共生活服务中心； 生产服务点； 博览服务及护林管理中心

农田； 经济林； 核心保护区及生态修复区； 适宜游憩发展区域； 科普博览功能区；

图 7  高生态型乡村聚落体系模式示意图

图 8  高生态发展型乡村聚落空间模式图

山体； 水体； 居民点； 耕地； 生态林； 经济林； 综合公共服务点

居民点外迁、全部退耕还林（原始林）、集聚服务

现状空间布局模式 未来空间布局模式



105

中国工程科学 2020 年 第 22 卷 第 1 期

可能满足其旅游发展需要，减少农业生产，承担一

定的旅游服务职能，恢复传统村落形象，推动特色

化乡村旅游，实现脱贫致富，促进村庄与景区的融

合发展；处于外围生态控制区的村庄有计划地实施

退耕还林及绿色生产，对生态林地进行规模化的修

复和保育（见图 9）。
在微观层面整合居民点、农田，并缩减其规模，

将部分宅基地转变为旅游服务设施，保留并整合部

分农田和经济林地，充分利用已有建设用地改造成

乡村宾馆、生态农庄和休闲园区（见图 10）；在产

业上，提升传统农业观赏性、规模化及体验感，经

济林应选择具有观赏价值且风貌协调的树种，建立

农林特产品的网络及就地展销平台，重点发展自然

观光、养生度假、文化体验及户外活动等旅游服务

宅基地；

公共生活服务中心； 旅游服务中心； 生产服务点

农田； 经济林； 生态保育区； 核心景观及一般游憩区； 区域性交通道路及河流；

图 9  游憩发展型乡村聚落体系模式示意图

图 10  游憩发展型乡村聚落空间模式图

山体；

旅游服务； 综合公共服务点； 传统加工业

水体； 居民点； 耕地； 生态林； 经济林； 风景名胜；

居民点集聚较少量、耕地较小量整合、林地较小量经济林、集聚服务、产业联动转型

现状空间布局模式 未来空间布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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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构建“林 + 旅”生态产业发展模式；在风貌

上，确保建筑形式、空间塑造与风景名胜区和自然

公园的文化主题相契合，强化对古村落历史风貌的

保护，丰富游客的文化感知体验；在管理上，建立

政府主导和村民自治相结合的保护与开发兼容的管

理体系，强化生态环境与旅游产业的协调发展。例

如陕西周至县厚畛子镇位于黑河国家级森林公园范

围内。该镇现阶段规划秉承“保护为基础，控制为

主导，发展为目的”的原则，整合土地资源，增设

旅游服务设施，结合优势旅游资源构建特色载体，

形成了集度假休闲、文化体验和科考探险于一体的

大秦岭地区精品旅游目的地。

（四）集约发展型模式——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

外部村庄

对于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外部村庄，在宏观

层面上引导村庄向重点乡镇和发展条件较好的中心

村转移，依托区域型交通道路和河谷形成顺应山形

地势的链状或鱼骨状村庄聚落体系；在空间上以具

有完备公共服务设施的中心村为核心，周边分布若

干小型自然村、小规模农田及生产点，通过土地使

用权流转，引入龙头农林产业公司进行土地整合和

规模化生产，提升整体土地使用效率，加强村庄聚

落在交通、信息、给排水等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

通，探索包括农林畜药在内的山区资源利用 –转化 –
再利用的循环经济和产业协作模式，形成具有山地

特色的村庄聚落体系（见图 11）。

微观层面，在空间上，鼓励通过土地流转对农

林用地进行整合、整理，规模化开展农林业生产，

提高农业现代化。积极探索具有居住、度假、休闲

和生产于一体的农林综合体模式（见图 12）；在产

业上，结合新技术手段，构建集信息服务、商贸交

易、商旅服务及科技推广等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强化农林特产品的品牌效应，形成“农+林+旅+贸”

绿色循环产业体系；在风貌上，突出与周边环境的

适应性，结合业态类型构筑特色化的环境意向空间；

在管理上，结合其绿色循环产业发展优势，建立以

村庄自治为主、政府主导为辅的生态化开发型管理

体系，完善循环产业链条。例如宁陕县是陕西省重

点生态功能区，同时也是南水北调、引汉济渭的水

源地和国家级贫困县。县内村庄发展方向多以生态

有机农业为基础，多领域特色旅游为支撑，驱动生

态观光型农业发展，以第三产业促进第一产业，协

调发展。

（五）综合发展型模式——一般平坝地区村庄

综合发展型模式适宜于一般平坝区内村庄。该

区域位于河谷或平原地带，地势相对平缓且水源充

足，更为适合发展大规模综合科技农业。在宏观层

面，优化村庄体系布局，依托条件较好的村庄形成

设施完备的中心村，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外围由

一般农田环绕自然村形成生产单元，并与中心村通

过便捷交通进行联系，规模化绿色农业生产空间。

此外，对于部分交通便捷、环境优良的村庄可结合

图 11  集约发展型乡村聚落体系模式图

宅基地；

公共生活服务中心； 生产服务点

农田； 经济林； 区域性交通道路及河流；一般生态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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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发展农业旅游型的田园综合体，促进服务

设施共享，形成规模有序、设施完备、联系便捷、

资源高效的网络化乡村聚落空间体系（见图 13）。
微观层面，在空间上，重点进行居民点布局

整理和环境整治提升，通过土地流转整合耕地发展

现代农业，完善村庄内部的基础设施和环境设施 

山体；

旅游服务； 综合公共服务点； 传统加工业； 绿色循环加工业

水体； 居民点； 耕地； 生态林； 经济林； 风景名胜；

居民点集聚较一定量、耕地保留整合、林地一定量经济林、集聚服务、产业联动转型

现状空间布局模式 未来空间布局模式

（见图 14）；在产业上，以大规模、标准化、机械

化绿色科技化农业园区为基础，延伸产业链条建立

高端信息化的贸易平台，发展集专业市场、民俗农

园、文化体验为一体的农业文化创新产业，积极发

展农业旅游，构建现代科技型农业产业体系；在风

貌上，整体突出乡土化、地域化和生态化特征，部

图 12  集约发展型乡村聚落空间模式图

图 13  综合发展型乡村聚落模式图

宅基地； 农田； 大规模机械化农田； 区域性交通道路及河流；

公共生活服务中心； 生产服务点



108

自然保护地体系下的秦巴山脉区域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与模式研究

分条件较好的村庄可结合河流水体和大规模观光农

业景观资源，营造“田、水、居”相融合的风貌意向；

在管理上，结合土地资源及产业发展优势，建立村

民自治的现代化、生态化开发型管理体系，强化产

业体系发展的生态性和科学化。

最终，通过多种发展模式引导下的村庄聚落在

空间上有机组合形成具有顺应秦巴山脉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建设，建构具有地域特色的山

地村庄人地关系空间格局，推动地区实现绿色循环

和乡村振兴发展（见表 2、见图 15）。

七、结语

由于地形地貌和资源环境的典型特征，山地区

域与平原地区存在巨大的乡村建设差异，对其发展

引导应深刻理解其所处地域环境特质，找准问题和

矛盾冲突点，做到有的放矢。秦巴山脉区域具有贯

彻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实现乡村脱贫致富

图 14  综合发展型乡村聚落空间模式图

山体；

综合公共服务点； 传统加工业； 绿色循环加工业

水体； 居民点； 耕地； 生态林； 经济林； 旅游服务；

居民点集聚较一定量、耕地保留整合、林地大量经济林、集聚服务、产业联动转型

现状空间布局模式 未来空间布局模式

表 2  乡村振兴发展模式一览表

村庄
模式

适用区域 宏观聚落体系构建 微观居民点营建 产业体系 风貌意向引导

异地发
展型

国家公园及自然保
护区核心区范围内

迁出人口、土地退耕还林 消解原有居住生活点、农林土
地，转化生态林地

— 强化原生态、
朴素特征

高生态
发展型

国家公园与自然保
护区范围内适宜游
憩发展区域

迁移高敏感区村庄，适当保留传
统土地功能和产业类型，形成小
规模、分散化居民点

缩小居民点规模，保留少量农
田与经济林，整合旅游服务功
能，提升设施兼容性

保护型生
态产业

建设形式、色
彩与环境相协
调，

游憩发
展型

风景名胜区、自然
公园内及周边

建设农业生产、旅游服务中心职
能，控制区实施退耕还林，生态
林地进行修复和保育

整合居民点、农田，居民点部
分转换为旅游服务点，利用现
有建设发展乡村宾馆、生态农
庄和休闲园区

林 + 旅生
态产业

贴近区域自然
资源主题，增
加趣味性

集约发
展型

一般山地区域 形成链状或鱼骨状聚落体系，加
强基础设施联通和产业空间协作

农林土地流转整合，实现林业
规模生产，发展林下经济和农
林综合体

农 + 林 +
旅 + 贸产
业

营造多元化的
产业环境意向

综合发
展型

一般平坝地区 整合耕地构建规模化、机械化现
代农业田园综合体，构建网络化、
单元式的乡村聚落空间

居民点布局整合和环境提升，
适当提升建设强度、置换用地
支撑绿色加工、物流和乡村旅
游发展

现代科技
农业产业

突出乡土化、
地域化、生态
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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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

论等多重重要示范价值，在新的国家公园体制之下，

其乡村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本文围绕生态保

护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这一主题，深度剖析秦巴山

脉区域村庄建设的现状特征和问题，提出符合地域

特征、协调保护与发展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及其差

异化的发展模式，并通过乡村人居空间整理、乡村

绿色产业发展、乡村特色风貌营建以及乡村服务体

系完善等具体措施，积极探索具有秦巴地区适宜性

的“乡村振兴”战略，力求能够有效协调乡村与国

家公园等保护地的发展关系，开创秦巴地区生态保

护、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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